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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读书博主”正在成
为一种新兴职业。然而“读书”与“博主”的边界
愈发模糊。浮夸的标题、同质化的表达、空洞
的内容，在流量逻辑的加持下不断涌向读者。

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也看到了出版行业
的现实困境。在平台机制的影响下，如何让
书籍触达真正合适的读者；内容创作者，又如
何在理想主义与商业化之间寻找平衡？

一“脚部”博主的较真

拥有    多名粉丝的张弛恩自称读书赛
道的“脚部”博主，他要“打假”的对象是小红
书粉丝量近  万的头部博主。

流量和算法将这位头部博主的主页推到
张弛恩面前。他对该博主的阅读速度感到不可
思议，“每天都在发笔记，一份笔记里有好几本
书，如果都看完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他还发现，“原地封神”“最治愈，最滋养、
最震撼”“重塑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浮夸的标题
层出不穷。张弛恩认为，“这类标题太假了，这
只是一本书而已，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都不
可能达到标题中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较真源于一次“过节”：一天晚上刷手机，
他发现有位书友在该博主的荐书笔记下留言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我已经被骗得够多了，这
本书好看吗？”张弛恩随即回复书友，“你去他
主页看一下就知道了”。再点开笔记时，他发
现自己被该博主删除评论并拉黑。

为了验证该头部博主是否读书，张弛恩开
始拆解该博主的账号。他花了近一个月的下班
碎片时间，把该博主    年发过的图书数据整
理成表格，并打印出来，做成四五米长的卷轴。

得出的结论包括：该博主“一年读了   本
书”“其中年度最有意义的书一共有  本，最治
愈的有  本”“重塑、改变或影响了  次人生
观，平均每个月人生观要被重塑 .  次”。

调侃之余，他显示出较真的一面。在短
视频抢占人们注意力的当下，如果有人想寻找
“更有营养”的内容，本就是一个难得的时间窗
口；如果读者按照推荐阅读之后发现名不副
实，可能会失去读书的信心，“如果这件事建立
在谎言之上，不管是什么，效果都不好”。

二 营销编辑的困惑

当营销编辑五年来，陈静发现业内标题
浮夸、荐书内容同质化的现象屡见不鲜。找
博主合作几乎占据工作的一半精力，书籍下
印后，营销编辑负责在各平台联系合适的博
主寄书，希望进行“置换合作”，用样书换取平
台曝光量。

与样书一起送去的还有“不断升级”的营
销文案。陈静观察到，前几年寄给博主的是
简单的图书资料，包含书封、名人推荐语、篇
章节选等，如今，资料已经包含策划方案，直
接提供发文的切入点。

她举例说，“可以借助情人节等节日做热
点切入”；如果主打“生日礼物”，标题可以写
成“强推！所有人买来送闺蜜，闺蜜都哭了”；
从治愈的角度，可以强调“看完治愈一整天”。

至于读书博主是否看书，营销编辑们无
法确认。由于出版社或出版公司营销预算有
限，他们很难对书评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次，陈静要推广一本托福词汇书，她在由
出版方和博主组成的群里发了一个报名表，想
做个简单的筛选。筛选的过程让她感到气愤，
“看了十个博主主页，十个数据都是假的，内容
很多一眼就能看出是用  生成，质量非常差”。

在图书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出版方努力
寻找新的出路，而平台成为不可忽视的营销
领地。

依依在一家出版社科类、家教类书籍的
公司工作。据她观察，平台的推流机制极大
地影响了公司的营销策略。“一家出版公司下
属的编辑部加起来，往往有二三十个账号，日
常会发布一些非营销导向的内容，用‘养号’
维持活跃度。”

当一本书进入推广期，这些账号就会集
中发布制造声量。依依进一步解释，不同类
型的书会对应不同的话术模板。例如心理学
或情绪管理类图书，常在标题中加入“东亚家
庭必看”“看完太心痛了”等情绪化、制造焦虑
的词，而偏“新哲学语录”的书则会使用诸如
“追求完美的自己”等表达。

这些内容被分发到不同账号进行测试，

并对比哪些关键词可以收获更多点赞收藏。
“如果某一篇笔记火了，甚至直接带来转

化率，大家就会直接复用它的标题和关键词。”
依依认为，在这个趋势下，出单的笔记重

要性在上升，而认真写的书评却没人看。“这
也造成了辛苦创作出的内容没有人看，同质
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其实是一个劣币驱逐
良币的机制。”

拥有将近  万名粉丝的读书博主小李
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平台没有去划分一个界
限，哪些是用户像写日记一样分享自己的感
受，哪些是带着明确的商业目的，带有诱导性
的词应该受到法律法规的规范。”

三 日常阅读的纯粹

在张弛恩看来，书籍不是一般的商品，它
还承载着灵魂、气息和品位。

他偏好社科类书籍。    年，他在小红
书浏览大量书籍推荐时，逐渐发现上面的书
籍并不符合自己的阅读口味。“我当时就想，
肯定也有人和我有一样的读书口味。”于是，
他开始在自己的账号上分享书籍。

读书本身是一种喜悦，分享同样如此。
他希望用更轻松的方式，带人们走进相对艰
深的社科类书籍。“我自己做了一个阶梯，”他
说，“有基础版，适合完全不懂的读者；也有进
阶版，对应一些比较难读的书。”他认为，读书
博主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挑出“老少皆宜”
的书，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大家。

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这是一部
人类学著作，里面讨论了很多包括大机器生
产、社会关系、城乡二元论等话题。“如果我直
接和你讲这些，你可能都困死了，但我换种说
法，女人因为靠织布挣钱有了话语权，回家就
可以管男人了，你听着可能很好玩，就会把书

买回来读一读”。
分享建立在真切的阅读基础上。他在咨

询行业工作了快四年，每天被烦琐的事务包
裹着，阅读是一种对平庸生活的抵抗，但只能
穿插在各种缝隙里。“必须抓紧时间去读书，
我几乎在所有地方读书。地铁上，如果能掏
出来书的话会看书，中午或晚上回家会看书，
在饭店等朋友时会看书。”

即便如此，去年一整年也只读了9本。
“我看书特别发散，看到一个细节点就要

停下来找资料，把一本书速读然后立刻分享
给读者，我做不到。”他笑称，“好多读书博主
都发年度     ，我连     都做不了，因为
我只读了9本书。”

张静刚入行时，在业内知名出版社担任
欧美文学的营销编辑。同事们爱书、纯粹，充
满理想主义。她认为，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书
籍触达最适合的读者。“在推广自己喜欢的书
的同时，如果有读书博主也喜欢并认真推荐，
我们会蛮感动的。对营销编辑来说，尤其是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是比较幸福的时刻。”

然而，作为营销编辑，并不能只考虑书籍
内容。张静说：“在营销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因
素很多，比如读书博主内容产出的时间很慢，
有很多出版方都想让他推书。要认真读书、认
真做内容的话，周期肯定是很长的。”

四 理想主义的尝试

去年年底，张弛恩发了一篇笔记，介绍做
读书博主三年半来的收益，“三年半，总计发
布了  篇笔记，写了     多字图书推荐语，
赚到了第一桶金—— . 元”。

 . 元来自一本书的佣金，大概占书籍价
格的  %。通常，出版公司或书店会把书籍
放到小红书的选品中心，博主可以在选品中心
选书加入自己的橱窗里。读者通过橱窗购买
后，博主就会得到分成。

对此，他并不在意。“我更像是手工作坊
的思维，想专心把作品做出来，至于能否赚
钱，其实不太关心。”他说，“我现在更关心的
还是读书。我家的书已经‘通货膨胀’，把书
桌都压弯了，根本读不完。”

张静认为，愿意花时间去做内容的读书
博主很难得，“因为他们不在意流量，也有可
能他们在意流量，但是在流量跟真诚之间他
们选择了真诚。”

对于读书博主小李而言，认真做内容和
流量、盈利之间并不矛盾。“好的内容吸引更
多人来关注，在此基础上，再去做变现或带
货，一定会存在一个平衡点。”    年当博主
以来，小李也在不断地摸索和学习技巧，但从
未改变他真诚分享的初心。

甚至，有影响力的读书博主有机会介入出
版的链条。小李表示，这种路径可行，一是一
些读书博主本身有过编辑经验，对行业有一定
的认识；其次，他们往往运营着读者社群，能够
直接接触一线读者的真实反馈。“编辑可能更
注重书的内容本身，他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
不需要传达给读者，但其实这部分恰恰是读
者不了解的，而且很多读者关心的内容编辑
可能不关心。实际上只要把沟通障碍打破，
双方就都能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年年底，张弛恩考虑离开职场一段时
间，专注做读书账号。他计划这一年从北京
搬回天津老家，省下房租，减去固定的生活成
本，手头的存款可以支撑他一年专注地阅读
与分享。

令他没想到的是，离职第一天发布的
“打假视频”引发了关注，但对他来说，“打
假”已经告一段落了，走上读书博主的道路，
只是个开始。他想做出一些真正好的长视
频。至于“好”的标准，他并不希望由平台流
量来定义。在他看来，好的内容应该像“万花
筒”一样丰富，同时是幽默轻松的，读者在“种
草”的同时，也会发现“原来阅读是件很有意
思的事”。

张弛恩并不担心这个决定的后果，“在存
款花完之前，即使挣不到一毛钱，我至少做了
我想做的事。”

他坦言：“我一直觉得理想主义者注定会
失败。但在失败真正到来之前，我们至少可
以尽量活得精彩一些。”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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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一名
“脚部”读书博主发
布的“打假读书博
主”视频火了。
视频中，他拆解

了一位粉丝量近50

万的博主的账号，得
出的结论包括：该博
主“一年读了704本
书”“其中年度最有
意义的书一共有11

本，最治愈的有44

本”“重塑、改变或影
响了17次人生观，平
均每个月人生观要
被重塑1.41次”。
调侃之余也引

发思考，这种荒诞是
怎么造成的？

实习生 农岚淳
本报记者 潘高峰


